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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点

改编《红高粱》不能丢掉原著的“魂”
——访编剧赵冬苓 □本报记者 徐 健

■访 谈

根据莫言同名小说改编、郑晓龙执导的电视剧版《红
高粱》自启动以来，一直备受媒体关注。日前，编剧赵冬苓
受邀加盟电视剧版《红高粱》的改编创作。谈及此次被委以

“重任”，赵冬苓坦言压力很大，要做的工作很多。面对上世
纪 80 年代电影版《红高粱》带来的轰动效应和改编实践，
电视剧版会做出怎样的创造和延伸？此次改编的难度和重
点又会是什么？带着一系列疑问，本报记者对赵冬苓进行
了采访。

记 者：除了曾经将同名小说改编成电视剧《叶落长
安》外，你的电视剧创作从来都不去改编别人的作品。这次
为什么会选择改编莫言的《红高粱》？对此次改编，你有怎
样的定位和思考？

赵冬苓：这次改编是比较被动的，可以说是被裹挟上
阵。一开始是山东卫视找到我，我思考了一段时间才最终
答应。因为写得不好很可能就会被批评声淹没了，压力是
很大的。但是一旦选择了，我就会全身心地投入。对于这次
改编，首先从量上，它的原著小说虽然有 30 多万字，但实
际上真正能用到剧本里面的素材很少，其实大量的基本的
故事在电影改编里都用完了。如今我们要把这个故事扩充
成 40 集的电视剧，就需要增加大量的素材。我觉得，电视
剧版《红高粱》与原著的最大区别就在于，诞生于上世纪80

年代初的小说是张扬人的个性的，充满了大量的意象，电
视剧就要把这些文学的叙事转化成实实在在的、现实的、
世俗的、存在的世界，重新建立起完整的人物关系。在此过
程中，我们也不能丢掉原著的“魂”——张扬人的个性。这
是我们做的最多的工作，也是改编的难点所在。

记 者：原著小说的文学性很强，具有一定的魔幻现
实主义色彩，在改编中，你如何去协调小说的文学性、审美
性与电视剧观赏性、艺术性之间的关系？

赵冬苓：这个问题我们肯定会很好地加以解决。我们
希望电视剧能与原著契合的就是追求自由、个性、野性的
精神内核。这是与原著的文学性一脉相承的。电视剧会着
重写那个时代的乡土社会、地域文化，过分血腥、暴力的东
西，我们也会根据电视剧的特点做一下取舍。

记 者：电视剧版的《红高粱》会在哪些方面对原著进
行丰富呢？

赵冬苓：比如人物方面，我们对很多人物的身世、性格
进行了延伸。像“九儿”，在原著中，她嫁到单家去，并没有
过多的婚前个体经历的介绍。电视剧中，我们增加了她出
嫁前的生活，为她构建了一个家族。剧中，她原是单纯的、
相信爱情的纯洁女孩，后来经历了一系列波折，成长为精
明能干、敢爱敢恨的女人。原著中的县长曹梦久只是一笔
带过的次要人物，电视剧中以他为原型人物之一，塑造了
一个新的人物叫朱豪三，让他代表那个时代的政治力量和
执政理念。对于余占鳌，还是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并进行了
充分的丰富，把他和九儿的故事都向前延伸，对他如何一
步步当上土匪，最后走上抗日道路的过程进行了充分展
示。他与九儿的关系也确立为一个男人和女人的战争，互
相征服，爱恨交加的关系。

记 者：莫言小说的叙事空间是以高密为中心的，这
种独特的地域文化会不会成为你改编的重点？会不会担心
电视剧拍出来后，南方的观众接受起来有困难？

赵冬苓：我们把电视剧版《红高粱》的重点放在了如何
去构建这个“世界”的基础上，也就是空间上，从九儿生活
的单家大院，一直延伸到整个高密；时间上，从上世纪 30

年代初一直叙述到抗战时期，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格局。前
30集的容量我们会去展示生活在那片土地上人的生活、挣
扎、抗争、爱恨。我们不会把《红高粱》做成一个抗战戏，抗
战只是一个宏大的背景和剧终的高潮。

我和助手去高密采访的时候，感觉那个地方一马平
川，视野特别开阔。莫言笔下，高密也只是一个代名词，眼
光早已放在了高密以外。我们也是这样，只把高密作为一
个名词。我们要考虑到这个剧不仅北方观众爱看，还要让
南方观众也爱看，比方说，我们希望画面能美一些，原来九
儿嫁去的酒庄是很简陋的，我们就将其变成了大宅院。

记 者：面对新的电视剧创作、播出环境，你说过“对
观众的考虑会越来越多”，这些“考虑”具体指的是什么？

赵冬苓：艺术坚持和观众需求之间要寻找一个最佳的
平衡点。可能某些时候考虑观众太多了，会失去一些东西，
有专家认为《我的父亲母亲》里的巧合过多，这实际上就有
投机取巧的东西。我也在想，如果不考虑技巧，就让翠花老
老实实地工作，在奋斗中遇到另外一个人，可能观众的疑
问就没有了，但是观众还会不会继续看下去。现在的困惑
在于市场的挑战确实很大，我们也要适应这种变化。《红高
粱》中，我们的情节密度会比较大，人物冲突会比较激烈，
这样对人物的描写就会有一些牺牲，这里度的把握还是非
常重要的。

记 者：现实中，很多编剧都会遇到自己的剧本被导
演、制片方随意修改的问题。对于这种现象，你是持何态度
的？

赵冬苓：我不会太计较导演修改剧本的做法，毕竟要
给导演艺术留有创作的空间。但是如果把我的剧本改得面
目全非，也是很让人苦恼的事情。面对这种现象，编剧首先
应该提供一个很完善的剧本，让导演觉得没有必要去大动
干戈。有时候，编剧的最大苦恼在于剧本在他手里时并不
是一个成品，而是半成品，他的创作仅仅是集体劳动的一
部分，真正进入拍摄阶段，自己也是控制不了的。实际上，
控制不了的事情不要为它伤脑筋，你的工作完成了就行
了。 （车东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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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暑期档的电视剧荧屏与往年相比略有不
同，可谓热剧不断，精彩纷呈。一批不同题材的电视剧
在各大卫视频道先后播出。总体来看，今年暑期档电
视剧的播出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青春当道。与今年
电影集体“致青春”一样，今年的暑期档电视剧也在主
打青春牌，像《精忠岳飞》《花木兰传奇》《龙门镖局》

《画皮2》等，针对的大多是青少年观众。第二，“特供神
剧”仍在反复轰炸。所谓“特供神剧”，就是指各大电视
台针对暑期档特别制作、特定播出，虽然重复不断，但
仍旧获得较高收视率的电视剧，如《西游记》《还珠格
格》《武林外传》《甄嬛传》等。各大电视台之所以重复
编排、重复播出这些电视剧，就在于这些电视剧能够
获得较高的收视率。第三，古装剧依旧独占鳌头。《精
忠岳飞》《花木兰传奇》《龙门镖局》等一批古装剧用现
代人的视角去审视、想象并重构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
历史传说，使老故事生出新气象，给观众带来耳目一
新的感觉，从而受到年轻观众的喜爱。

统观今年暑期档的电视剧，虽然题材类型比往
年增多，制作也更加精美，但仍有一些问题值得重
视，其中表现突出的便是古装剧的“审丑”、“雷人”现
象。有网友评说：“暑期雷剧实在多，简直是天天‘下
雷雨’。”据7月下旬出炉的央视索福瑞46城电视剧
收视率调查数据显示，今年暑期档神话题材电视剧

《天天有喜》和历史剧《新洛神》播出后，持续位列收
视前茅，而这两部剧却是观众公认的“雷剧”。许多网
友认为这些电视剧普遍有“三雷”——剧情穿越、台
词恶搞、特效夸张。真可谓一集一“雷人”，“雷到外焦
里嫩”。

《天天有喜》篇幅长度超过70集，虽脱胎于“刘
海砍樵”的神话故事，但剧情却掺杂了《新白娘子传
奇》《射雕英雄传》《浪漫满屋》等各种中外剧集的近
似桥段，并把当下社会的热点话题“穿越”到了剧中。

“婆媳争斗”、“伪娘当道”、“婚外恋”等话题应有尽
有；网络用语、时尚热词、当下流行歌曲、中英文混搭
等频现“古人”口中，让人哭笑不得。此外，主人公还
常常用现代流行歌词直抒胸臆，观众不时会听到“你
是天边最美的云彩，让我用心把你留下来”之类的恶
搞台词。

《新洛神》更是技高一筹，把有关三国曹魏时期
甄宓的传说与后羿射日的故事随意嫁接，除了让曹
操、曹丕、曹植与甄宓陷入四角恋、叔嫂恋、婚外恋等
离奇的人物关系外，剧中还唱起了清朝才出现的“黄
梅戏”……更“雷”人的是，剧中曹操射向袁绍的箭，
好像自带了卫星定位系统，特效之夸张、制作之粗糙
让观众大跌眼镜，引得网友集体“吐槽”。

不可否认，从观剧受众来说，暑期档这个名字本

身，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把它的目标观众定位在了
学生群体上。暑假是一年中最长的假期，因此很多适
合年轻观众观看的影视剧会选择在暑假推出，而这
一受众群体的接受特点是思维活跃，愿意接受新鲜
事物，对“无厘头”有更强的包容度和欣赏趋势。低龄
年轻观众对于那些题材轻松活泼、剧情简单易懂、观
看没有压力、不需动脑思考、不讲深奥道理、乐呵一
下即可的电视剧接受程度比较高，这也正是为什么

“还珠格格”系列多年来逢暑期必播，但收视率还是
很好的原因之一。

另外，从编排播出方来看，虽然一些专家学者呼
吁在暑期档应播出一些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都
较高，寓教于乐的电视剧作品，但现实情况是，各大
电视台更深谙收视规律：在目前情况下，电视剧与其
说是艺术品，实际更是一种大众文化的快速消费品。
作为播出平台，电视台当然希望能播出一些叫好又
叫座还能正面引导观众的电视剧，但这样的电视剧
在目前的中国电视剧市场可说是凤毛麟角，在无法
兼顾市场与艺术的时候，电视台在收视的压力下却
放弃了艺术。这也是一些“雷剧”一再得以播出的原
因之一。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雷人剧”尽管粗制滥造，但
在各大卫视依然得以你方“雷”罢我登场，主要还是
因为有高居不下的收视率，无怪乎有人说“古装剧，
越雷越有收视率”。一方面是口诛笔伐的差口碑却带
来一路走高的收视率，另一方面是正确引导观众，弘
扬主流文化导向的媒体责任，在二者之间应该如何
选择对于电视台来说似乎没有成为一道难题。各卫
视深知：口诛笔伐、集体吐槽的同时能够带来全民参
与的娱乐性话题，不用花费更多的宣传费用自然就
会获得高人气，而高人气带来的高收视率会使广告
商趋之若鹜，让电视台日进斗金，何乐而不为呢？甚
至，这更是一个三方乃至多方共赢的结果。和以往雷
剧出品方对于骂声的“低调”应对相比，如今的制片
方反而会“高调”回应。如《新洛神》剧组洋洋得意地
向媒体发出了一篇宣传稿，声称“被骂红”是“逆营销
成功”。新版《笑傲江湖》的制片方也曾高调回应“我
的作品都是精品，只是超越时代”。这种不以“雷”为
耻、反以“雷”为荣的现象就是因为口诛笔伐、集体吐
槽同时带来了高关注度，使制片方在营销自己的商
品时获得了更多的主动权和收益率。从营销的角度
说，这种随意“绑架”消遣古典人物和历史典故的“雷
剧”操作手法，其实是一种审丑营销，虽然颠覆了影
视文艺作品基本的社会和艺术属性，但是它利用观
众的忠实度和“黏性”，以“雷”谋利，达到了越“雷”越
赚的效果。

从商业的角度讲，现在的电视剧生产已是一种
市场行为，制作方遵循市场规律也无可厚非，但电视
剧毕竟不完全是一种商品，它还有它的艺术和社会
属性。特别是暑期档电视剧，面对的是广大的青少年
观众，要把他们培养成“什么样的人”？是高素质的文
化传承者，还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缺失、无知无底线
的一代文化断层？莎士比亚说过：“青春时代是一个
短暂的美梦，当你醒来时，这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了。”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而电视作品正是潜移默
化的文化育人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制作方、
电视台、广告商、文艺评论者等所有的电视文化传播
者都要肩负起社会责任，不能在电视剧的制作和播
出上进入这种“雷剧”的恶性循环模式。

从暑期档古装剧的收视特点上看，古装剧故事
中承载的精神内核、思想内涵、文化意蕴、价值取向
是值得我们的电视剧生产和创作者认真分析和吸取
的。无可否认，创作古装剧要有“现代意识”，意大利
美学家克罗齐曾说过“历史照亮的不是过去，而是现
在”。我们可以从现代人的视角去重新演绎古人的故
事，但在创作上不能一味逆势解构，肆意颠覆，用“雷
人”的剧情去吸引眼球，而应当忠实于原著的基本精
神和价值导向，在此基础上找准历史与现实的精神
连接点，使其与时代主流价值观进行对接，进而“展
开艺术想象的翅膀”，这样的电视剧作品才能让更多
的观众受到感染，产生共鸣，从而唤醒历史、反思当
下，达到传播效果、实现多方共赢。

由新丽传媒、天视卫星传媒联合出品的电
视剧《我的父亲母亲》讲述了上世纪70年代的
中国小城，知识分子陈志与农村姑娘张翠花因
故结成夫妻，演绎了一场跨越 30 年的婚姻保
卫战。该剧一经播出，就被观众誉为“知青致青
春”，而剧中“爱情与婚姻”关系的主题、老派人
物拍出现代感、主创鲜活的表演等诸多方面更
是成为观众热议的焦点，尤其在陈志跟张翠花
婚姻的最终结局上，还引发了离或不离两方观
点的争论。日前，中国电视艺委会在京召开电
视剧《我的父亲母亲》专家研讨会，与会者结合
当前电视剧创作现状，从价值趋向、人物塑造、
情感追求等多个方面对该剧的创作得失进行
了深入探讨，认为这是一部有生活、有历史，好
看耐琢磨的好剧。

与会者认为，衡量编剧的创作水平首先要
看他的价值取向，看他有没有独到的历史画像
和独到的美学追求。赵冬苓在众多编剧扎堆的
题材中，独辟蹊径，抓住两代人婚姻观上的差
异，虽然讲述的还是年代戏里的老故事，但却
道出了现代人的婚姻观、爱情观。

在当下家庭伦理剧扎堆、正剧不兴、雷剧
大行其道的创作状态下，与会者认为，该剧从
多个方面进行了突围：首先，编剧把故事放在
了一个大的时代变革背景下，不仅展示了中国
社会近 30 年的时代变迁，更重要的是写出了
这一变迁之下，人的情感、思想的发展史和主
体觉醒的过程。其次，在故事结局的设置上，既
不是大团圆，也不悲情，而是从生活入手，呈现
了历史对个人命运的影响，符合现代社会价值
选择的结局，传递出婚姻生活中男人的担当与
妇女的解放相互和谐的人文命题，传达了情感
的正能量。第三，非常重视人物塑造，注重人物
性格的刻画与细节展示。

在肯定创作成绩的同时，一些与会者也指出了该剧在形
象塑造和情节设置上存在的疏漏和不足，比如更多去借助外
部的戏剧性冲突掩盖人物性格的自然发展，很多关键情节的
发展、戏剧桥段的设置偶然因素过多等。面对该剧取得的良好
收视成绩，与会者呼吁电视剧创作者应该不随大流，多写弘扬
核心价值观和文化担当的正剧。认为质量过硬才是一部电视
剧赢得观众的核心要素。

（徐 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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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抗战剧，人们想到的多是各种形
式“打鬼子”的画面，以往的抗战剧恰恰
忽略了对那些因战争失去父母的孩子们的
关注。殊不知战争的最大受害者便是孩子
们，本可以健康快乐成长的孩子们成了流
离失所的孤儿。电视剧 《战火中的花蕾》
就讲述了这样一群战争孤儿的故事：1937
年 12 月，南京沦陷，无数难童无家可归。
宋美龄、邓颖超发起组织了一个拯救孤儿
的组织——战时儿童保育会。记者出身的
沈君怡率领保育员小分队在国民党军连长
也是中共地下党员方鉴明的帮助下，带领
数百难童躲过日军的追击和飞机的轰炸，
克服饥饿、疾病等重重困难，最终到达安
全地带。在数千里路途的共同战斗中，两
位年轻人之间产生了深厚的感情。然而，
战争终将有情人永远的分离。作为一部聚
焦战争孤儿的电视剧，《战火中的花蕾》一
播出，便获得广泛好评。该剧的成功主要
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该剧第一次以电视艺术的形式
生动地反映了战时儿童保育会和战争孤儿
救助的历史。1938年 3月 10日，战时儿童
保育会在汉口成立，宋美龄为理事长。8
年抗战中，战时儿童保育会先后在全国各
地成立了20多个分会、53所战时儿童保育
院，收容、保育了 3 万多名难童。对于战
时儿童保育会的工作，郭沫若在抗战回忆
录《洪波曲》中有过这样的评价：“就我们
知道的范围内，有两个妇女组织是在认真
地工作，而且有成绩的。一个就是战时儿
童保育会……”而我们的文艺作品对战时
儿童保育会的地位作用和救助战争难童的
这段历史，挖掘表现得很不够。《战火中的
花蕾》 恰恰填补了这一创作空白。该剧主
创根据这段历史进行改编，通过男女主人
公在战火中拯救落难孤儿的故事，表现了
抗战大背景下一位“临时母亲”和几百个
战争孤儿的成长与蜕变，深刻揭示了战争
的残酷无情、民族的精神风骨、母爱的伟
大坚强。该剧尊重历史真实，追求艺术创

新，角度新颖独特，主题立意鲜明，剧情
起伏跌宕，人物生动鲜活，拍摄制作精
良，是一部关注战争孤儿、诠释民族大爱
的好剧。

第二，该剧成功塑造了沈君怡、方鉴
明等深受苦难却充满大爱的人物形象，他
们以生命的代价来换取民族未来的壮举，
表现了人性的至善至美和大爱无声，这正
是任何一个时代都应珍视的价值追求，这
也是该剧能够引起观众心灵震撼和情感共
鸣的地方。剧中，孩子们命运多舛却安之
若命。他们一路经历枪林弹雨，曾因为饥
饿溜进国民党军队的伙房偷馒头而被抓去
挖战壕，各种疾病、贫困更是困扰了孩子
们。但是他们没有自暴自弃，大家有饭吃
饭、没饭喝粥，团结友爱，共渡难关。孤
儿们的“临时母亲”沈君怡除了管吃穿住
行，更要全力保护这些战地孤儿们的安
全，责任重大。方鉴明则是她可以信任、
可以依靠的忠实战友和亲密恋人。沈君
怡、方鉴明等是一颗颗在历史洪流中时隐
时现的珍珠，他们为了国家、为了民族、
为了孩子甘愿奉献、不怕牺牲的精神，在
富裕起来的今日中国同样需要、同样珍
贵。此外，剧中对战时保育院生活的深入
描绘，不仅使该剧呈现出战时独特的社会
状态和孩童眼中的温暖世界，更实现了历
史和战争的真实性还原和人性化叙述。

《战火中的花蕾》作为一部偶像剧，实
现了战争悲剧与童趣童真、历史真实与民
间传奇、红色书写与新的时代诉求的较好
融合，为今后抗战影视剧创作带来了新的
思维。

看罢该剧，不禁沉思：如今那个烽烟
四起、战火不断的年代虽已离我们远去。
但当年保育院的老师们，和战斗在最前线
的战士一样，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年华甚至
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她们以博大的胸怀、
宽厚的爱心和崇高的母爱精神为抗日战争
作出的伟大贡献，将永远铭记在中国人民
的心中。

《战火中的花蕾》：

一部关注战争孤儿的电视剧
□徐忠志

国产电视剧国产电视剧

何时走出何时走出““雷剧雷剧””的的
恶性恶性循环模式循环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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